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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家庭现代化转型的
研究回顾与拓展

工业化与城镇化作为现代化的主要目标，

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从
城镇化层面考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城

镇化率从 1978 年的 17. 9%提高到 2019 年的
60. 6%，城镇常住人口由 1978 年 1. 72 亿提
高到 2019 年的 8. 48 亿。城市化不仅意味着
人口的地域转移与职业转移，其核心为 “人

的城市化”，即进城农民要能在城市生存居
住、稳定就业以及完成家庭再生产，这样才

属于高质量城市化。［1］从宏观层面来看，高质

量城市化离不开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之后中

国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世界前列，研究者

将此主要归结为土地制度、地方政府角色、

晋升锦标赛体制、政党制度以及儒家伦理

等。［2－6］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离不开丰

富且低廉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他们以较低的

工资待遇与社会保障水平参与到工业生产中，

这些低廉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家庭场域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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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目标的达成得益于包括父代在内的联合

家庭。

对于现代化进程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学界

一直有争论。以古德等为代表的家庭现代化
理论主张现代家庭趋向于核心化、平权化与
私密化。［7］( P8－12) 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现
代家庭在结构与功能上呈收缩态势，家庭结

构愈益小型化，家庭不断从公共领域后撤，

其与社区及亲属的关系在弱化而主要发挥抚

育与情感交流的功能。由于秉持线性进化观
念，这一理论主张西方社会家庭的现代转型

具有普世性。家庭现代化理论对理解转型中
国的很多现象有帮助，如离婚率上升、生育
率降低与妇女地位提高等，然而这一理论仍

有一定局限。具体而言，首先家庭现代化理
论将现代家庭与传统家庭割裂对立，事实上

现代家庭与传统家庭之间具有无法割舍的延

续性，在农村家庭结构上表现为 “新三代家
庭”，代际间并未走向分离而继续保持团结。

同时，现代化的进程并没有导致家庭功能的

衰落，代际之间在日常照料、经济支持、情
感慰藉等方面依然存在密切的互动。［8－9］其次
家庭现代化理论强调了工业化与市场化对家

庭的改造的一面，忽略了家庭具有能动的对

现代化进程产生作用的一面。最后，家庭现
代化理论忽视了不同国家的家庭转型路径多

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通过考察农村家庭如何实现城市化目标，

可以透视家庭转型的能动过程与内在机理。

农村家庭转型的目标在于实现以城市化为核

心的家庭发展，这要求大量的家庭资源的投

入，如何实现家庭资源的积聚与优化配置非

常关键。除资源之外，还需家庭目标、伦理、

结构与之相配合，这几个方面构成了经营家

庭的基本内涵。不同于发展经济学主要探讨宏
观层面的国家如何实现发展，经营家庭的概

念借鉴于发展经济学，关注的是微观层面的

家庭发展，主要是探讨现代化进程中一般中

国农村家庭何以实现有序发展。经营家庭的
过程中家庭目标、伦理与结构会被重构，由
此推动了农村家庭的能动韧转型。家庭韧转
型的概念借鉴于折晓叶提出的农民通过既柔

软又坚实的韧武器达到行动目标。［10］农村家

庭韧转型指的是农村家庭在实现现代化发展

中所具有的韧性，其内涵包括柔韧与坚韧两

个方面。家庭韧转型的展开得益于一定的制
度支撑，并进而推动了新型城乡关系的形成。

研究方法属于质性研究，研究结论则是基于

多次田野调查的总结提炼。为了便于分析论
述，选取了鲁西南 W 村、皖南 X 村与粤西北
S 村作为经验表述对象。［11］

二、从生存到发展:
现代化进程与农村家庭目标变迁

斯科特对传统东南亚小农的处境做了形

象的比喻，“他们长久地处于一种 ‘水深齐
颈’的状况中，即使是细微波澜也会导致灭
顶之灾”，由此 “生存安全”构成了小农的第

一要务。［12］( P13－15) 费孝通指出在传统中国地主

土地所有制下，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即使通

过一定的家庭副业，小农家庭仅能勉强维持

基本生存，无法形成家庭节余。［13］( P67－71) 黄宗

智将传统土地资源有限下小农通过过密化的

劳动力投入获取经济产出的增加以保障生存

的家庭生计模式称之为糊口经济。［14］在传统

土地私有制下，土地占有不均突出，根据统

计资料的分析，新中国土地改革前，占农村

总人口不足 7%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的耕地比例
约 52%，相反占农村总人口 52. 37%的贫雇农

只占有耕地 14. 28%。［15］( P47－52) 由于土地资源

的紧张与有限，使得传统小农家庭的目标停

留在生存层次，包含个体生存与家庭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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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方面，这里所指涉的传统社会为新中国

成立前的农业社会阶段。个体生存指的是满
足个体维持生命所需的衣食住等生活必需品，

这很大程度上通过家庭自给满足。传统小农
家庭还要保证基本的家庭再生产，进行婚配

是其关键内容。为了顺利完成婚配，男方要
给女方添置些新衣物和办酒席，对于这些仪

式小农家庭会尽量办得隆重从而获得村落的

认可。然而婚姻花费对于勉强维持温饱的农
户家庭而言构成不小的压力，不少家庭要为

此举债。此外在传统农业社会， “多子多福”

的生育观念受到推崇，导致多子家庭较多，

这使得家庭大部分资源耗费在为多个儿子完

成婚配上，家庭难以实现积累。不仅如此，

传统小农家庭的分家制度为 “诸子均分”，作
为生产资料的土地被析分，进一步导致小农

被家庭锁定在低水平的生存境地。［16］

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正式拉开现代化发展

的帷幕，40 年间取得了让世人震惊的成绩。

农村采取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作为

基本的生产单位得到恢复，农民向城市流动

受到的束缚日益减少。农民日益从土地中解
脱出来参与到社会化大生产中，现在活跃在

全国城市各个领域的农民工数量已接近 3 亿。

务工收入在农村家庭收入中比重日益升高，

在此过程中农民的生存境遇大为改善。在城
市务工的农民工，特别是年轻一代日益受到

城市文化消费观念的影响，城市的基础设施、

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日趋完善，城市生活对

他们产生了内在吸引力。他们在被城市浸染
的过程中萌发了 “城市梦”，希望能成为城市
人，这带来家庭目标向发展型层次转变。进
城目标的实现需要达到以下三个条件。首先
是在城市购房，即要能住得下来，这就要支

付一定的购房成本。其次是还要能在城市相
对体面地生活，这建立在稳定就业的基础上。

在城市生活，除了购买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之

外，还需支付一定的物业服务费以及其他公

共服务费，从而家庭货币化开支会增加。最
后是还要在城市中完成家庭继替，即抚育下

一代。随着农村家庭的生育观念向现代转变，

普遍重视抚育质量，在养育中更加强调 “育”

的过程。此外他们还希望下一代能实现向上
的社会流动，为此对下一代的教育投入就会

增加。抚育质量的提升与教育投入的增加意
味着家庭支出进一步增大。

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家庭正在经历的家庭目

标从生存向发展的转变，构成了推动其他家

庭要素发生变迁的驱动力。更高层次的发展
型家庭目标的实现离不开资源投入，如何运

作家庭资源很关键，同时还离不开家庭伦理

与结构的调适，这几个方面形成合力即为经

营家庭的过程。经营家庭作为一整体，无法
只依靠某些要素就能达成，不同要素在经营

家庭中扮演不同角色并由此推动家庭向前发

展，家庭目标、资源、伦理与结构形成了不
可分割的有机系统。

三、代际合力:
农村家庭的资源运作机制

在分析农村家庭发展的实现过程之前，

我们需要对农村家庭的 “农户”范畴进行一
定的界定。随着农村社会的流动开放，农户
之间分化程度在提高，一部分农户通过子女

考上大学以及经商做生意等实现了体面进城，

他们属于农村中的精英，但这类农户在农村

中只占到很小的比例。相较于占比很小的农

村精英进城，一般农户的城市化更具有代表

性，后者在村庄中属于多数，他们更能反映

中国城市化的一般趋势，因此应重点考察属

于多数的一般农户家庭。有研究者发现当前
农民家庭的城市化呈非精英化特征，而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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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比例的非精英农户已经实现了进城。［17］一
般农户家庭的城市化目标主要服务于年轻子

代的发展需求，然而实现这一目标单纯依靠

子代力量无法完成，他们在社会大生产中所

处的结构性位置使得其无法积聚起与之相匹

配的资源，从而需要父代参与进来，通过代

际合力与对家庭资源进行优化运作以达成这

一目标。因此，从家庭的外延上看，一般农
户家庭包含了中老年父母、年轻子代与孙代
在内的三代人，其中中老年父母指的是年龄

在五六十岁这一批人，年轻子代在年龄上指

的是处于二三十岁这一阶段。代际合力的关
键是实现对家庭资源的积聚整合，其以优化

配置家庭人力资源为基础，再对家庭成员的

时间资源进行集约化使用，还要对共同积攒

的物质资源充分有效利用，最终达成家庭发

展目标———人的城市化。由于一般农户进城为
一持续的过程，相应的代际合力形式在不同

阶段有不同的表现，依据家庭所处生命周期

的具体阶段，可将代际合力形态及家庭资源

运作机制析分为以下几个层面。
( 一) 进城购房立足城市

进城购房是在城市立足的基础，这往往发

生在子代成家之前的阶段。基于子代对城市
生活的向往与年轻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优势

地位共同推涨了进城购房潮，一般农户家庭

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启了城市化进程。在城市
购房需要支付一定成本，对一般农户家庭而

言他们缺乏一次性支付全部房款的能力，多

半先支付占房款 30%左右的首付，剩下的房
款通过按揭分期偿还。不同等级城市的住房
价格不同，以一般的县城为例，一套 100 平
米的商品房首付价格至少在 10 万元，拿到房
后还要支付一定装修费用。为了解决在城市
住得下来所需费用问题，代际间就要对家庭

劳动力进行充分配置。当前中西部农村普遍
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庭

生计模式，年轻人在城市务工，父代在农村

务农，这使得家庭有了两份收入。［18］得益于
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农忙时间大为缩短，在

农闲时间父代会就近打零工，男性多选择做

建筑工或给种植大户帮忙，女性则除了给种

植大户帮忙外还会接些手工活，他们会积极

捕获各种劳动机会以扩大家庭收入。目前东
部发达地区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正在向中

西部地区转移，这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

一定劳动机会，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很高。鲁
西南 W 村就有三四家小型服装厂，这些服装
厂的订单来自东部沿海，厂子负责简单加工，

工作环境较简陋且工资待遇低，但每一个厂

都不缺工人。工人主要来自村子里五六十岁
的妇女，每一家工厂都有近 10 个妇女在从事
生产。虽然按照计件工资，她们 1 天工作 10

个小时平均仅能收入 30 元 － 40 元，但这些
工作岗位仍受到农村妇女的广泛欢迎。一般
农户家庭在这一阶段除了对家庭劳动力充分

配置以增加家庭资源之外，还会对所积攒的

家庭经济资源进行统一管理。父代会要求在
外务工的子代留下基本生活费用后剩下的交

由父母保管，他们会给子代存起来。对于父
代的做法，子代多表示理解，因为由父代对

家庭资源进行管理，他们比子代更为节俭，

从而有助于家庭资源的积聚。在这一阶段，

代际通过对家庭人力的充分运用以积攒资

源、由父代对家庭资源进行统一管理来整合
资源，从而顺利完成进城的第一步———在城
市购房。

年轻人在结婚前把钱交给父母比留在

自己身边还放心，年轻人理财意识比较淡

薄，不像父母把钱守得紧，再说将钱交给

父母，父母只是保管员，这些钱最终还是

要用于我们结婚买房上。 ( 山东菏泽 W

村，蒋某，2019 年 2 月 20 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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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抚育下一代完成子代家庭再生产

在拥有住房基础上，实现进城还意味着子

代有能力在城市开展抚育下一代的家庭再生

产。随着子代在城市生活定居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多会生育，从而面临抚育下一代的责任。

由于子代一方面在城市收入不高，另一方面

他们平时忙于上班，没有时间来照顾小孩。

倘若通过市场方式请保姆，不仅花费超出年

轻夫妻的承受能力，而且将小孩交给外人照

管，他们也不放心，因而在抚育下一代上同

样需要代际合作。根据国家卫计委调查显示，
2015 年约 1800 万的老年流动人口中，其中因
照顾晚辈而进城的比例高达 43%。有学者指
出，农村青年城市化过程中，老漂群体发挥

着特殊作用，老漂通过照顾晚辈实现对子代

的支持，缓解了子代面临的各种压力。［19］当
前老年人帮忙照顾孙辈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

为女性进城，男性留在村里，在家种田与打

零工; 另一种为中老年夫妻共同进城。总体
上前一种方式更为普遍，因为在照顾小孩上

女性更擅长，同时前一方式体现了对家庭人

力与时间的更有效配置。老年人照顾孙辈往
往会持续到孙代上初中后不用接送为止，这

一时间长达 10 年上下。从内容上看，他们照
顾孙辈主要负责孙辈日常生活以及接送。老
年人在城市与子代共同生活的这段时间，他

们除了照顾孙辈之外，还会给子代做饭洗衣。

皖南 S 村 50 多岁的姚某，其儿子 3

年前结婚，现买房定居在芜湖。婚后一年
多儿媳生了一个男孩，姚姓妇女在孙子出

生后就到城里照顾，现生活基本上围着孙

子转。在谈到其在城市里生活的感受时她
说到: “我刚来到城市很不适应，这个小
区没有我认识的人，邻里相互间也不串

门，大家各顾各的，在这里我找不到说话

的人。但我还是觉得为了儿子老年人做出

牺牲是值得的，年轻人在城市生活负担

重，压力大，做父母的应该为其分忧解

难。”姚姓妇女的儿子宋某认为倘若没有
父母的帮助，单靠他们小夫妻根本无法应

付，父母对他们而言是重要的资源，他们

对父母的支持内心充满感激。 ( 安徽芜湖
S 村，姚某、宋某，2019 年 5 月 3 日访)

( 三) 老人返乡养老

随着孙辈到一定年龄后，老年人多会选择

返乡，他们通过在农村与土地相结合的自养

方式来降低子代的养老负担。对生活在城市
的子代而言，随着下一代年龄的增长，家庭

再生产进入到他们不仅要抚养下一代，还要

让下一代在城市接受教育，对下一代进行人

力资本投资属于家庭发展的重要内容。子代
在自身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主要通

过向市场购买方式对下一代进行教育投入，

如送孩子上补习班、兴趣班等，家庭教育支
出在这一阶段会增加不少。进入到家庭生命
周期的这一阶段，子代除了要在培养下一代

上多投入之外，他们的父母年龄在进一步增

长，逐渐面临赡养父母的任务，因此他们应

向父代反馈一定的资源以保障父母生活。实
践中老年人在这一阶段多不会选择继续与子

代在城里居住，他们更愿意返乡。回到熟悉
的村庄不仅生活更自在，而且老年人在尚有

劳动能力时会一直务农。得益于农业机械化
的推广普及，他们的劳动时间得到延长，同

时在劳动过程中还能收获满足感。老年人很
少主动向子代要钱，他们在农村生活主要靠

自己种田和在房前屋后种些蔬菜、养些家禽，

而且竭力降低向市场购买物品的比重与频率，

从而缩减生活费用支出。随着老年人通过电
视和网络接触各种养生信息的便利，他们的

身体保护意识增强，除了在饮食结构上调整

外，从之前重油多盐转向少油少盐，还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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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晚吃完饭后散散步或跳跳舞。在这一阶段，

老年人认为自己虽不能再给子代提供直接经

济支持，但起码要做到不给子女添麻烦，不

拖他们后腿，这才叫会做老人。因此在这一
阶段，在实现家庭发展上代际仍继续形成合

力，老年人以自养的方式为子代集中家庭资

源向下输送提供了间接支持。

鲁西南 W 村 60 多岁的王某夫妇，一
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在县城定居，子女都是

普通的打工者。王某夫妇现生活主要靠种
两三亩地以及在院子里种的蔬菜，他们很

少买肉，鸡蛋也是趁市场价格低时多储存

一些。老两口都有些高血压，除了吃降压
药之外，他们饮食逐渐变得清淡，饭后还

会锻炼一会儿。老两口平时身体出点小问
题都是到村卫生室拿点药对付下，有时就

直接忍下。子女打电话询问他们身体状况
时，他们不想让子女担心多是报喜不报

忧。 ( 山东菏泽 W 村，王某夫妇，2019

年 4 月 12 日访)

经营家庭的核心即是对家庭资源的运作，

这就要求代际间合力对家庭人力与时间资源

进行优化配置实现家庭经济资源的积聚，再

通过有效的统筹管理对这些资源集约利用。

在普通农户家庭实现城市化的三个阶段都体

现了家庭作为一集体理性单位对其成员的整

合调动，家庭各成员的能动性都得到发挥，

其中纵向的代际合力构成了关键环节。由于
子代在进城后每一阶段家庭再生产面临的任

务不同，这些任务的完成离不开家庭各种资

源的密集投入，因而代际合力持续时间长。

从资源流向上看，代际合力更多是中老年父

代对年轻子代的支持，家庭资源向下流入从

而向子代集中，父代通过不断地付出，为子

代实现在城市相对体面的生活且进一步向上

流动提供了重要支撑。

四、农村家庭伦理与结构的
能动调适

一般农村家庭实现以子代城市化为核心

的家庭发展建立在对家庭各要素经营的基础

上，其中树立发展型家庭目标是前提，积极

运作家庭资源是核心，此外还离不开家庭伦

理与结构的配合。上文对家庭资源运作的分
析指出在代际合力中，父代对子代的支持多

于子代对父代的反馈，这一不平衡的家庭资

源分配为何能让父代接受并认同就涉及家庭

伦理层面。在长时段的代际合力中特别是在
父代进城帮忙照顾孙辈与子代共同生活这一

阶段，代际间为了保证密切互动的进行，他

们需要对家庭结构予以塑造。家庭伦理与结
构在配合家庭资源的合力运作以实现家庭发

展目标过程中得到重构，这几个要素的变迁

推动了农村家庭的能动转型。在讨论完家庭
目标的转变与家庭资源的运作机制后，下面

就要转到对家庭伦理与结构的分析上。
( 一) 家庭伦理

这里所说家庭伦理，主要指纵向的代际伦

理。梁漱溟指出传统乡土社会具有伦理本位
的特征，即互以对方为重，体现在父代对子代

的 “操心”与子代对父代的孝顺上。［20］( P35－42)

父代对子代的 “操心”包括为子女的婚事操
持以及尽力为子代传递更多的家产。子代对
父代的孝顺则不仅包括赡养，还包括尊亲，

这是子女基本的伦理义务。与传统家庭伦理
相比较，有研究者认为当前家庭伦理发生了

很大变迁，相当一部分年轻子代对父代进行

“代际剥削”，却拒绝履行赡养义务，中国农

村出现了 “伦理性危机”。［21］有学者将子代对

父代反馈的养老资源不足归结为孝道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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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这一现象称为 “无公德的个人”的兴
起。［22］( P145－151) 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当前农
村老年人的生活境遇出现危机在于在家庭现

代转型过程中父代担负着几乎没有止境的伦

理责任，子代对父代构成持续的剥削，这一

代际资源交换的失衡是父代主动与自觉为之

的，因而其称之为 “伦理陷阱”。［23］与上述观
点不同，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当前之所以出

现子代向上反馈资源有限的问题，在于家庭

代际资源分配出现了 “伦理转向”，即个体在
进行家庭资源分配时，优先将资源提供给自

己的子女而不是父母，“恩往下流”具有普遍
性。［24］通过观察转型期农村家庭的代际互动
过程及分析他们的心理感受，农村家庭伦理

发生转向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家庭伦理可称之为

“新家庭伦理”，其与传统家庭伦理的区别体
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传统家庭伦理属于生存本位，生存

需求为家庭第一要务，代际间厚重的责任义

务与传宗接代都服务于维持家庭生存需要。
“新家庭伦理”则秉持发展本位，相较于生存
层次，发展是高层次的且没有止境，家庭发

展表现在通过实现子代城市化进而嵌入到现

代化进程中，在家庭资源硬约束情况下，父

代做出了一定牺牲。然而父代并不是被动地
被子代剥削，而是能动地参与到代际合作中，

这缘于父代对发展型家庭目标的认同，他们

逐渐调整了对子代反馈资源的期待。父代对
子代向上反馈资源较少表示理解，他们了解

子代在城市的不容易，认为应向子代多提供

支持，即使不能提供直接支持也应尽量不给

子代添麻烦，这是做老人的责任所在。在新
的责任伦理指导下，父代会劳动到丧失劳动

能力为止，他们积极抓住各种机会让其劳动

产生价值。

第二，虽然现阶段子代向父代反馈弱化，

但并不意味着子代对父代不需要尽任何义务，

子代需为维持父代的基本生存进行兜底，包

括在父代生病时对其进行治疗、在父代丧失
劳动能力后提供物质保障、在父代丧失生活
自理能力后负责照顾。代际间虽然达不到传
统社会的厚重平衡，但至少保持着底线均衡。

从子代的实践来看，3 个村庄现在很少有子代
不管老人，而且不同于传统社会，现在女儿

也参与进来。子代除了在物质资源与生活照
料上为父代提供底线保障之外，代际间在合

力过程中的密切互动为彼此进行情感交流提

供机会。虽然代际间居住空间分离，然而子
代多距离父代不远，他们会时不时回来看望

父母。虽然父代对子代的支持要多于子代的
反馈，但父代并不追求对等的交换，他们将

其对子女的支持看做投资。父代认为对子代
投资越多，意味着他们对子代所做的奉献越

大，就越能保障子代向他们有所回馈。在现
阶段父代通过持续地向子代付出，进一步强

化了子代为父代提供基本生存保障的意识，

因此现在代际关系并没有陷入单向的付出与

索取境地，在新家庭伦理下代际间形成了模

糊的均衡。
( 二) 家庭结构

在家庭结构上，包括家庭形态结构与家庭

权力结构两个层面。
1． 家庭形态结构
在家庭形态上，传统乡土社会倾向于同居

共财的大家庭结构。言心哲指出，以复合家
庭为主与世代同堂为特征的大家庭制度在中

国传统乡村尤为普遍。［25］( P15－18) 王跃生考察了
冀南地区解放前后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动，指

出复合家庭在土改前占据一定比例，随后逐

步萎缩。［26］传统时期的农村家庭的分家模式
以一次性分家为主，即在所有子代都成家之

后再进行家产的分割与养老责任的分配，分

家由父代主导。在当前转型阶段，有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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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村的三代家庭仍

在顽强地维持着，这一家庭形态结构被称之

为 “新三代家庭”“新联合家庭”等。［27－28］在
分家模式上出现了 “不分家”与 “分而不离”

现象，即代际间并未走向疏离反而继续保持

着合作。［29－30］上述研究结论与实证调研的发现
比较一致。在家庭目标发生转变的情况下，

为更好地对家庭资源进行运作，农村家庭趋

向于以三代家庭为主的直系家庭结构，这一

扩大的家庭结构将大家庭作为一整体有助于

形成合力。然而转型阶段的大家庭结构与传
统时期的同居共财的大家庭结构有很大不同，

随着子代进城，代际间在居住空间上处于长

时段的分离。在子代成家后，父代与子代各
自作为相对独立的财产核算单位，因此代际

间属于 “分中有合”，这一关系模式对发挥各
成员的主动性有帮助。

2． 家庭权力结构
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家庭除了在家庭形态结

构上发生变迁，还在家庭权力结构上有所变

化。传统农村家庭形成了父系权威，父代作为
家长享有当家权。传统时期纵向的父子轴为家
庭权力的主轴，横向的夫妻轴处于附属地位。

传统时期的家庭权力属于专断权力，即父系家

长在行使权力时带有命令色彩，家庭成员分工

与资源配置由父系家长主导。此外，在父代主
导的家庭权力结构下父代多以威严的形象示

人，代际间保持距离，这不利于家庭成员的情

感交流。当前转型期由于妇女地位的迅速提
高，特别是年轻女性在家庭中话语权的增强，

使得纵向父子轴趋于弱化而横向夫妻轴得到强

化，推动家庭权力结构向平权化发展。虽然在
子代成家前父代享有当家权，但在涉及家庭重

大事务时父代会与家庭其他成员进行商议。在
子代成家后其小家庭的事务主要由年轻夫妻自

主决定，涉及到小家庭的重大事务，子代会征

求父代的意见。代际间从父代的支配与子代的

服从走向平等协商，子代与父代作为具有独立

性的主体相互给予自主空间。父代不再像传统
家长那样过多干涉子代事务，这一平权的家庭

权力结构有助于代际间保持长时间的合作，而

且还对代际间进行情感交流有帮助。

粤西北 S村冯某，现已成家住在市里，

其婚后想做点小生意，为此咨询了父母，

父母给了些建议。因为冯某现在从事销售
职业，工作时间比较灵活，他平时一个月

至少回老家两三次，陪父母说说话，聊聊

天。冯某认为现在父子各自有一定自由空
间但又没有陷入疏离的关系模式，这对父

代与子代都有好处。 ( 广东清远 S 村，冯
某，2016 年 3 月 17 日访)

在现代化进程中，一般农村家庭在实现城

市化的目标中撬动了家庭各要素的变迁，他

们通过经营家庭推动家庭发展。家庭目标、

资源、伦理与结构的全面调适构成了家庭的
能动转型过程。这种能动性体现在一般农村
家庭在现代化发展中并非被动地接受改造而

是主动的谋求发展，在面对以城市化为核心

的现代化目标时，他们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应

对。这不仅实现了家庭秩序稳定与有序发展，

而且家庭通过再生产素质高的劳动力为国家

产业转型升级从而为走出 “中等收入陷阱”

做贡献。在家庭转型过程中，农村家庭能动
地适应现代化任务，这不但没有造成农村家

庭的衰落与解体，反而让家庭展示出很强的

韧性与活力，因此可将这种家庭转型模式称

之为韧转型。农村家庭转型所具有的韧性离
不开家庭成员的相互配合，尤其是纵向的代

际合作。一般农村家庭在现代化中并未走向
与西方社会家庭转型的 “趋同化”，而是主动
调适进而实现了与现代化之间的 “亲和”，其
转型方向与路径都具有很强的本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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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农村家庭韧转型的
制度支撑

中国农村家庭在现代化进程中以颇具韧性

的方式实现家庭发展，虽然家庭内部各要素的

有机配合很重要，但家庭的顺利转型离不开一

定的外部制度环境。当前普通农户家庭实现发
展，建立在村社集体与国家两个层面的制度基

础上。
( 一) 村社集体制度

村社集体制度，包括集体土地承包制、宅
基地分配制度与公共生活安排等。村庄以社区
成员权身份为原则分配承包地与宅基地，这些

基本生产生活资料为村民提供了生存保障。有
研究者提出，中国的农地制度相较于农业发

展，其所发挥的社会保障与失业保险功能更为

重要。［31］村民除了拥有承包地，还可以在房前

屋后种些菜、养些家禽，对于农村家庭而言，

家庭生活很大部分可以自给，日常生活货币化

支出减少，生活质量却还不错。村社集体不仅

通过正式的分配制度为个体提供保障，而且集

体作为村民生产生活的共同体通过非正式制度

满足个体的其他层面需求。老年人之所以在照
顾孙辈到一定时间后更愿意选择返乡，不仅是

长时间与子代共同居住在城市容易引发摩擦，

还在于村庄生活对老年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村
庄共同体属于熟人社会，村民之间高度熟悉并

较为亲密，彼此间的人情往来与陌生化的城市

社区有很大不同。在村庄生活，老年人不会感

到陌生，他们对人和环境熟悉，这里有他们可

以进行情感交流的对象，大家相互间可串门、

聊天、打牌等，而且村庄还有各种开放的公共
活动空间。此外，一些村庄还会组织文化活

动，如庙会、唱戏等，粤西北 X 村隔几年在庆
祝老祖宗诞辰时就会请外面戏班子来村里唱

戏，每次来看戏的都有好几百人，邻村的也会

过来观看。村社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一方面拓展
了家庭收入来源，使得家庭拥有务工与务农两

份收入，另一方面为老年人提供了社会保障，

从质量上看村庄提供的保障水平属于 “低成
本、高福利”模式。［32］老年人在尚有劳动能力
时的自养保证了家庭资源向下输送的集约化使

用。倘若缺少了村社集体，一般农户经营家庭
发展就无法顺利进行，由此体现出村社集体对

农村家庭发展的托举。
( 二) 国家制度

国家正式制度，包括农业补贴、新农合、

新农保等，这些国家为村民提供的普惠式保

障，对一般农民家庭而言至关重要。从 2006

年全国正式取消农业税起，农民种田不仅无须

交农业税，农民负担大大减轻，而且国家还对

种田农户有各种补贴，这有助于降低农民的生

产成本从而增加收入。同时国家通过各种农业
项目保障农田生产顺利开展所需的基础设施，

政府对农业生产公共品的供给为农民提供了便

利。此外，国家还积极稳定粮食收购价格，从
而保证农民种田积极性。国家不但通过农业补
贴为农民提供了生活保障，还通过新型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即新农保政策，为达到一定年龄

的老年人发放几十元至上百元不等的养老补

贴。这笔钱虽不多，但对老年人生活构成了很
好的补充。有了这笔零用钱，老年人就可用于
改善生活，如打打牌或买点好吃的，他们生活

就能过得滋润些。国家通过农业补贴与新农保
为老年人生活提供了支撑后，对老年人而言，

最担心的就是生病特别是生大病，意味着家庭

经济支出大大增加，子代还要抽出时间照料，

会让老年人感觉自己拖累子代，导致一定心理

压力。新农合能根据病种将农户看病花费报销
一定比例，这切实减轻了农村家庭负担。因此
对国家的新农合政策，老年人很欢迎，他们对

缴纳合作医疗费用普遍积极。村社集体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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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制度为农村家庭在现代化发展中提供了

强有力支撑，尤其是为在村庄生活的老年人提

供了社会保障。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不
是以牺牲某些群体为代价，相反呈现出包容与

有序的发展特征，在发展中社会秩序保持了整

体稳定。

进一步而言，现阶段在农村家庭的现代化

发展过程中乡村的存续很重要，乡村除了能为

个体提供基本生存资料，而且其作为生活共同

体使得个体生活得以铺展开来，乡村构成了农

民重要的退路。从实现农村家庭的有序发展来
看，需要警惕激进的城镇化道路。村社集体的
存在降低了农民城市化进城的成本与风险，使

得农村家庭发展呈现出弹性与韧性。农民即使
进城失败还可以返回村庄获得基本保障，待到

有机会时再重新启动城市化目标。中国农村之
所以能够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是以农村家庭秩序稳定为基础的。没有农村家
庭的稳定就没有整体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对

既有制度的变革需要站在一般农村家庭需求的

主位角度进行思考。对当前的承包地与宅基地
等土地产权交易市场的培育需要警惕，维持既

有土地制度的设计从而让其继续为农村家庭发

展与社会稳定提供支持具有合理性。［33］由于当

前城乡二元结构中通过限制城里人获得农村人

的承包地与宅基地以及赋予农民自由的返乡

权，这使得城乡关系从之前的剥削型向保护型

转变。［34］保护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为代际合力实

现家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另一方面，农村

家庭在城乡之间的团结合作反过来有助于城乡

形成融合互惠的新型关系，从而推动中国走上

一条温和有序的城市化发展路径。

六、结论与讨论

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实现快速有

序发展这一问题，既有研究习惯于从个体与宏

观制度层面进行阐释，对家庭所起的作用还不

够重视。为弥补现有研究不足，在讨论农村家
庭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时，不仅要关注现

代化发展对农村家庭的影响，更应关注农村家

庭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通过考察农村家庭在
现代化进程中的态度与行为，提出了经营家庭

的概念以阐释农村家庭能动地适应现代化发展

的机制，从而深入理解中国农村家庭的现代转

型问题。所谓经营家庭，即一般农村家庭通过
调适家庭目标将家庭嵌入于现代化进程中，再

对家庭资源进行积聚整合与优化利用最终实现

家庭发展———人的城市化，在实现家庭发展目
标的过程中家庭伦理与结构得到重构。家庭目
标、资源、伦理与结构的系统变迁推动了农村
家庭的能动转型，农村家庭的顺利转型反过来

又促进现代化建设。普通农户通过以代际合力
为核心的经营家庭实现家庭发展过程展示出中

国农村家庭转型的韧性与活力，使得中国农村

家庭转型路径不是与西方家庭现代化转型趋

同，相反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征。然而这并不
意味着中国农村家庭转型与西方之间没有共同

点，也不意味着向传统农村大家庭模式复归。

中国农村家庭转型呈现出代际合作与个体权利

共同发展的特征，即代际合作并不意味着对情

感交流与个体自由的排斥，二者能够实现共

存。这之所以能实现在于代际居住场域的分离
以及相对独立的财产核算，代际间分中有合的

关系模式下彼此干预不多，从而为个体自由提

供了保障。

农村家庭代际间以能动与自主的方式实现

家庭发展，中老年父代并非被动地被裹挟进

来，他们自觉与主动地对子代在城市中进行家

庭再生产提供支持，对子代将资源集中并向下

输送而向上反馈较少的做法能够理解。虽然总
体上代际间形成了模糊的平衡。但不可否认有
陷入失衡的个例现象。代际合力应该是家庭各
成员充分发挥主动性，家庭发展由各成员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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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然而实践中少数子代将责任完全转移给

父代，他们对父代索取过多造成了对父代生活

的挤压，因此需关注农村老年人在转型期的生

存境遇。在实现家庭发展过程中，需要处理好
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平衡。发展的前提是要为老
年人提供更好的保护，为此一方面在全社会与

村落社区中进行孝道的宣传，营造尊老敬老的

社会氛围，对拒不履行赡养老人义务的应使用

法律手段进行干预。另一方面老年人的精神文
化生活还要进一步丰富，湖北等地老年人通过

组织成立老年人协会，不仅保护了老年人的权

益，而且通过开展活动充实了老年人的精神世

界。［35］在中国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在实
现农村家庭发展中，推动代际关系达到更高层

次的均衡和谐，以及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保

障，这成为我们接下来重点关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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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namic Path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Ｒural Families

BAN Tao
( School of Society and Politics，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ordinary farmers manage their own family by adjusting family
goals，optimizing family resources，and adapting family ethics and structure，which responds positively．
Managing family with the core of intergenerational synergy has promoted dynamic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families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Meanwhile，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families demonstrates resilience and vitality due to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which depends on the solidarity and
cooperation within the family． However，the successful transition of rural families can’ 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upport of village community and state system，which are the advantages of Chinese rural families in
completing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modernization; rural family transformation; urbanization; managing famil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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